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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 「大選

」 進入最後一個多

月倒數，這一陣子

，隔些日子便見到

蔡英文在電視上露

面評論香港發生的

動亂， 「蔡賴配」 正式宣布參選當

日，賴清德更揚言要以台灣的民主

「引領香港」 ，不同的媒體都說香

港動亂救了蔡英文的選情，全國政

協副主席董建華更直指美國和台灣

是這次香港 「修例風波」 的幕後黑

手，究竟怎麼回事？剛好接到三策

智庫的朋友組團訪台邀請，百聞不

如一見，去看看。

到台北第一天晚上，在圓山大

飯店宴會上見到連戰先生，八十三

歲的老人依然精神奕奕談笑風生，

記憶力極佳，我問他還記得十幾年

前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講two

nights stand with Hong Kong的

故事嗎？他說記得，反問我 「不是

one night stand嗎？」 大家一笑。

二○○五年的 「胡連會」 對兩岸關

係影響深遠， 「您二位現在還保持

聯絡嗎？」 席間有人問，連先生眼

看窗外沒有反應，全場安靜五秒，

然後大家不約而同笑起來，沒有人

再追問。二十一年前也是在圓山大

飯店，我作為香港新聞界訪問團成

員，第一次見到連戰，當時兩岸關

係風雨欲來，翌年，李登輝正式拋

出 「兩國論」 。再過一年，國民黨

分裂，台灣藍天變綠地。正如一首

台灣老歌所唱：時光一去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晚宴上遇到的另一位熟人是前

台灣駐港代表張良任，他後來官至

陸委會副主委、 「國防部」 副部長

，現在的名片是任職於一家從事環

保行業的公司，他說今年十二月

他的保密禁令就解除了，可以出

去外面走走。我的鄰座竟然是 「
筆友」 ，現任馬英九基金會執行

長蕭旭岑，他是《八年執政回憶錄

》一書的執筆人，幾個月前我在本

欄寫過一篇《讀馬英九回憶錄的聯

想》，沒想到蕭旭岑看過這篇書

評，也知道有一些網站轉發此文

， 「原來是你寫的，謝謝你的大

力推薦！」 他說本來馬英九想來

參加今年香港書展，為這本書作宣

傳，可惜遭台灣當局橫加阻撓，加

上香港局勢不穩，錯失一個與香港

市民交流的機會。蕭旭岑是報人出

身，反應敏捷，談及台灣 「大選」
形勢，話雖不多但非常清醒見解透

徹。

我們一行從台北開始，經苗栗

、台中、到高雄，從北到南前後五

天，拜訪各界人士，上至政界大老

，下至一個普通里長，既有藍營大

將，也有 「獨派」 人物，還有媒體

名嘴和學界專家，有舊識也有新交

，雖是走馬觀花，但非常接地氣。

我們在台中一位藍營立委候選人的

競選總部參訪，剛好碰到台中市副

市長楊瓊瓔前來為候選人打氣，她

和在場義工打招呼，帶領全場喊口

號 「凍蒜」 ，風風火火匆匆來去。

中午我們就在空地臨時搭起的 「大
食堂」 ，和義工們一起吃一頓選舉

飯，感覺真是棒極了。

此行見到的幾乎每一人都提到

香港暴力動亂對台灣 「大選」 的影

響，台中一位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

的無黨籍人士直言，香港局勢讓蔡

英文 「撿到大炮了」 ，但勝負難料

。在高雄一個座談會上，幾位當地

學者談到國民黨選情，內部不團結

、韓國瑜賣房問題等負面因素，都

不及香港局勢的衝擊大。一位大學

教授直指，蔡英文本來民望低迷，

靠兩件事翻盤，一是打支持同性戀

牌爭取年輕人，二是強硬回應兩岸

問題包括高調評論香港問題。連綠

營人士也對香港局勢感到意外，在

苗栗，一位前立委、現任 「行政院

政務顧問」 的 「獨派」 人物談起香

港遭黑衣人暴力破壞，表示 「非常

可惜」 ，他說香港不應該是這個樣

子。候選人競選不是靠拚政績拚政

綱，而是靠炒作其他地區局勢的話

題就能拉高民調影響選情，台灣的

選舉總是 「別具一格」 。

至於參與暴力的香港年輕人與

台灣相關人士關係密切，在台灣政

界是公開的秘密。筆者多年來關注

台灣選舉，從沒感受到像今次香港

對台灣如此重要，對於香港來說，

這究竟意味着什麼？未來香港和台

灣的政治勢力會不會形成某種結構

性的互動關係？

距離 「大選」 投票不到四十天

，蔡英文對韓國瑜的民調優勢進一

步拉開，但藍營質疑媒體民調的真

實性，韓國瑜更要求支持者以 「唯
一支持蔡英文」 回答所有民調，希

望打亂對手利用傳媒製造民意效應

。究竟民調和民意有沒有落差？我

們在高雄一場韓國瑜為社團授旗的

造勢晚會現場，看到與民調走低完

全不同的一面，台上的韓國瑜與在

場揮舞旗幟的支持者的互動充滿激

情融為一體，士氣高昂信心十足，

當全場一遍又一遍高喊 「韓國瑜凍

蒜！」 全場大合唱 「中華民族，中

華民族，經得起考驗，只要黃河長

江的水不斷……」 ，站在舞台下前

方的我，看到韓國瑜幾度眼含淚水

。對比蔡英文打香港牌 「反中」 牌

，喊出 「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的

韓國瑜能否再創選舉奇跡，答案很

快就揭曉。

選舉前台灣走馬觀花
郭一鳴

維港
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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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姑娘一聽火冒三丈，挽袖罵道： 「嚼牙

巴的！沒天良的死兒絕女的！冤枉人沒得

好死！呃，是哪個說的？老娘找他拚了！

」 說着就往門外衝。

許茂舉起拳頭， 「呯」 的一聲擊在桌上，

身子搖了幾下，軟癱地倒了下去。

一屋子的人立刻忙作一團。好一陣，總算

把老漢救過來了。老漢嘴唇顫抖，一句話

不說，只是沉重地嘆了口氣： 「唉！……

」 老漢的舉動等於默認，那是實有其事。

三姑娘有些氣餒了，理不直氣不壯了。老

漢還在哭天喊地： 「天啦，我前輩子究竟

造了多少孽啊！」 鄭百如趁機添油加醋：

「今天在連雲場，老金還跟秀雲一路呢！」

這時，四姑娘許秀雲來了，早晨三姐約她

到這兒來吃飯；三姐夫驚愕地盯着她；三

姐怒氣沖沖，秋風黑臉地瞪着她；老漢憤

然地動了一動身子，又撇過臉去；還有鄭

百如冷冷的目光。

怎麼回事？這真是眾叛親離，四姑娘感到

萬箭穿心，她咬着牙忍着淚，毅然轉身離

開了羅家大門。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原著：周克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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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環畫連載（十九）

北雁南飛。蒼

涼的鳴叫，劃過長

空，如看不見的手

，直抵蒼穹，輕輕

一撩，那些飄來飄

去的浮雲，就被拂

得乾乾淨淨。天，

湛藍，幽深，像海一樣，深得無底；

像沒有雜念的心一樣，空曠而寧靜。

其實，夜晚的天空，也並不荒蕪寂寥

，秋來，自然又是一番別樣的光景。

月亮離人很近，一推窗，就有一張明

媚的 「臉」 ，微笑着候在那裏……

秋天是一個懷念的季節。秋風起

，秋葉黃，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往

事，想起當年，舅舅那座小小的葡

萄園。

記得秋霜一降，總是那個叫惠的

表妹，來找我一起去她家吃葡萄。門

開處，灰暗的屋宇間露出一張皓月般

的臉，無語，粲然一笑，我就知道

我又要迎來了一天的好時光。似乎

很多美好的記憶都與一個相似的情

景有關一在記憶裏珍藏，那靜靜

的葡萄園就成為一個神秘的 「月光寶

匣」 。

在那些天晴日朗的午後，我們不

想吃葡萄，而是背靠背坐在葡萄樹下

曬太陽，閉上眼睛看多姿多彩的世界

瞬間變得火紅；然後快速地睜開眼，

看如水的天空和天空裏那些細緻、微

妙的變化，想自己為什麼會無奈地滯

留在地上，而不能像成雙的鷗鳥或成

隊的大雁自由飛翔。

夜晚，我們繼續牽着手在園中游

蕩，周身的感覺是沁涼的，如果不是

有葡萄的芳香從暗影中陣陣傳來，肯

定會在某一時刻產生錯覺，以為自己

被浸泡在冷冷的水中。 「夜涼如水」
，可不是一個虛飾之詞。一到夜晚，

每一片樹葉和草葉上都均勻地布滿一

層細密的水珠。人走過，鞋子、衣服

甚至頭髮，都被打濕。我就在那一片

冰冷中嚮往着天街上燈火的溫暖和星

星與星星間對望的溫情。

夏日漸遠，冬天的腳步正一點點

逼近。漸漸凋敝的景色總讓我感到茫

然無措，我是要繼續在園中流連，還

是要馬上轉身離開？很多時候，並不

容我們猶豫和彷徨，說不準就有哪位

長輩進得園來，舅舅或父親，不容分

說把我們逐出葡萄園，按到書桌上。

我早就知道應該把自己的心收回來，

怎奈身在舍內卻心在舍外，三魂中至

少有一魂不肯歸來。

多年以後，舊園毀棄，故鄉也遠

在千里之外，但那座葡萄園仍在我心

裏，始終沒有荒蕪。只是我還無法確

定，臨別時，是我悄悄把那葡萄園裝

進了心裏，還是那不肯歸來的一魂始

終在原地痴痴守候。

轉眼已過季秋之月。是月也，雷

始收聲，入地，萬物隱遁。樑間再

尋不到燕子的蹤影，縱有萬般依戀

與不捨怕也難敵陣陣寒意的逼迫， 「
伊人」 早已乘風而去也！而人，卻

依然無處可走，只能老老實實做季

節的 「更夫」 ，不問苦樂炎涼地堅

守。《禮記》裏說，這個月份適合

建都邑，可以修糧倉，我只是手捧

一本閒書，一遍遍回想那座不為人知

的舊園。

誰都不曾料到，

富察氏之死，竟成為

乾隆一生性格的拐點

。富察氏死後，那個

寬厚仁慈的乾隆消失

了，人們看到的是一

個喜怒無常、風流放

縱的乾隆。富察氏在時，縱然後宮佳

麗美艷如花，他的心中也只有皇后一

人，如今富察氏死了，天下所有女人

加在一起都比不上她一個人。她死後

的虛空，只能以天下女人去補。富察

氏去世後，乾隆皇帝突然納了許多妃

子，到他去世時，他的后妃總數多達

四十位（其中有二十名妃和十六名嬪

），僅次於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位，屈

居亞軍。但富察氏已逝，再多的女子

，也填補不了他內心的空虛。

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年）

，也就是孝賢皇后去世兩年後，烏拉

那拉氏被立為皇后（原為皇貴妃），

十六年後，烏拉那拉氏在深宮裏寂然

死去，同樣是英年早逝。從此，乾隆

再也沒有冊立過皇后。嘉慶皇帝的生

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是魏佳氏

去世後、其子永琰（後來的嘉慶皇帝

）立為太子時追封的。

烏拉那拉氏雖為皇后，但她得不

到皇帝的愛和溫暖。一方面，皇帝的

心裏只有死去的富察氏，連看見南飛

的大雁，心裏都會念及富察氏，對烏

拉那拉氏卻頗為冷漠，有時整天不說

一句話。孝賢皇后去世三周年，新皇

后剛剛冊立，乾隆不顧新皇后的感受

，寫下 「豈必新琴終不及，究輸舊劍

久相投」 的詩句，明白說出新皇后不

如舊皇后，讓烏拉那拉氏情何以堪。

以至於烏拉那拉氏無論怎樣努力，都

比不上那個已逝之人。

在乾隆心中，她甚至不如後宮裏

的嬪妃。因為她是皇后，對皇后，就

要有對皇后的要求。皇后的尊位，對

她而言，已成最冷酷的陷阱。

她隱忍着，但隱忍的盡頭，就是

暴怒。有當代醫學專家說，她患上了

抑鬱症。如作家安意如所說：多年的

積鬱，加上一些偶然事件的不斷刺激

，足以令烏拉那拉氏不顧一切爆發。

烏拉那拉氏死時，乾隆正在木蘭

圍場圍獵，聞知烏拉那拉氏死訊，竟

不為所動，只命烏拉那拉氏的兒子、

皇十二子永璂回宮奔喪，喪葬儀式也

下降一級，用皇貴妃等級，她的畫像

，乾隆也下令毀掉。

這毀掉的畫像，在《心寫治平圖

》卷上還留着殘跡。《心寫治平圖》

卷，畫面從右向左，前四人依次是乾

隆皇帝、孝賢皇后、慧賢皇貴妃和魏

佳氏（即嘉慶生母、後來的孝儀皇后

），卻獨不見乾隆皇帝的第二位皇后

烏拉那拉氏的面容。這幅長卷始繪於

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最終

完成於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

年），前後跨越三十年，貫穿了烏拉

那拉氏起伏跌宕的一生。這幅畫乾隆

一生只看過三次，即繪製完成之時、

七十歲時和他退位之際。可見乾隆

對這幅畫的珍視。但這樣一幅乾隆

珍視的畫卷中卻沒有出現繼后烏拉

那拉氏，實在是不合情理。看畫卷上

的裱作痕跡，專家發現在后妃的第二

、三人（慧賢皇貴妃和魏佳氏）之間

，有明顯的裁切痕跡，並據此推斷，

那被剪掉的畫像，很可能就是烏拉那

拉氏。

無獨有偶，在描繪乾隆二十五年

九月初九（公元一七六○年十月十七

日）乾隆皇帝木蘭秋彌的大型紀實性

繪畫《宴塞四事圖》中，人們也發現了

部分妃嬪面容有改動痕跡，甚至某妃

嬪臉上出現了兩對眉毛，明顯為改動

過人物，據此推測，那被塗改掉的，

正是當時的皇后烏拉那拉氏的面貌。

清朝帝后，一律繪有用於供奉的

正裝朝服坐像，但迄今為止，繼后烏

拉那拉氏的正裝朝服坐像，一張也不

曾發現。

一代皇后烏拉那拉氏，就這樣在

歲月中隱身，後人永遠無法看見她的

面容。

（ 「傾城之戀」 之九，標題為編
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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